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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推开窗，看见折多山的

雪，生产出一片白色的云海，托起

一轮下弦月，如舟，在浪尖上摇啊

摇。太阳点燃贡嘎山，金光四射，

照在跑马山下的门楼上，3个大字

熠熠生辉：“溜溜城”。

“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

的云哟，端端溜溜地照在康定溜

溜的城哟……”上世纪二三十年

代，达州人李依若爱上了这里的

“李家大姐”，创作了世界十大民

歌之一的《康定情歌》。本世纪

初，达州另一位儒商田发太，因眷

念这片土地，创作了“凝固的音

乐”——溜溜城。

溜溜城依跑马山而建，向康

定河而立，占地30亩，由棚户区

改造而成。据说，这“溜溜城”名

字来之不易，集甘孜80名学者智

慧之大成。由于康定城地处高山

峡谷，城区面积可谓寸土寸金，地

处核心区域的溜溜城，更是抔土难

求，因而街道有些袖珍，有墨客形

容：“场头摔一跤，场尾捡毡帽。”但

它精致，像一个高度浓缩的象牙

雕；它丰富，文化内涵博大。

溜溜城，共有大中小3座门

楼。两座皆为古朴中式，按下不

说。单表最高门楼，30多米高，其

上朱红窗棂镶嵌，橙、蓝、黄、白壁

画勾连，顶上两把弯弓问天，活脱

脱一座藏寨雕楼。透过门楼，经

筒亭、康藏大戏台依次呈现。

城门洞一幅幅马帮行进的

画，把游人带进久远的历史中。

马蹄声声，仿佛在小街的石板路

上踏响。康定，曾是茶马古道重

要驿站和汉藏商贸交易中心，盐

巴茶叶丝绸，牦牛松茸虫草，均在

这里交易。西去昌都、拉萨，东往

成都、重庆的马帮，亦在这里食

宿。还有一段不得不说的辉煌历

史：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战物资在

这里聚集，再由马帮送去抗日前线。

走进小街，举目四望，但见青

瓦屋檐，犬牙交错；高低错落，地

势各抱，风韵各异。廊桥横街，画

柱雕棂，古风新韵，中外融通，风

流尽显。更有大红灯笼天上挂，

八方金主地上来。街上门店，细

细数来，共有70家。吃的，重庆

火锅、成都串串、广东排档，还有

洋快餐；穿的，浙江丝绸、新疆棉

布、意大利皮鞋、哈尔滨貂皮大

衣，应有尽有。

溜溜的街道上，一根根支撑

门楼、廊桥的朱红柱子，无疑支撑

了这里匠心独具的文化。据报

道，溜溜城当年曾向全国征集楹

联，共有千余大家应征。读其中

一对，便可窥斑见豹：“立马高原

望藏彝走廊 情歌故里 三山鼎

峙 两水夹流 数百年 风雨沧桑

茶马市；题襟雪域 赞武侯遗韵

公主流芳 志士筹边 将军易帜

越千载 人文荟萃锅庄城”。

其中一副求对的半联更惹人

注目：“溜溜山下一溜溜名曰溜溜

城谱写一曲溜溜”。琢磨半天，苦

于才疏学浅，难以补对。只有借

问滔滔康定河，皑皑贡嘎山，白云

悠悠的蓝天，或许它们已经应对？

东北牤牛河和拉林河流域，

地处世界三大之一的黑土带，是

颇负盛名的稻乡。连日来，我乘

坐的大巴从哈尔滨一路向南，金

色稻田时时闯入视野。眼下这里

正是一年里最为丰饶的时节，无

边的金色稻浪翻滚起伏，充满自

然的律动，秋风乍起，便遥相呼应

般向天边涌去。

这是一个夕阳映照的下午，

我们正从黑龙江凤凰山前往五常

的途中，原本金黄的稻田被余晖

渲染得愈加耀眼、熠熠生辉。这

该是金秋最为切题也最为醉人的

魔幻一刻。大家纷纷要求停车看

看，大巴刚停靠在路边，大家各自

携了手机相机，纷纷跳下车来。

走在田埂上，顾不上吱吱冒

油的黑土沾染了鞋子，有人以广

阔的稻田为背景，迫不及待地留

下自己的风采；有人抚弄着谷穗，

细细端详；有人在田埂上走来走

去，仿佛在寻找着什么；有人举起

手机，涌向正在挥镰的农人。

我理解大家的忘情。长居都

市，暌违田野土地久矣，每日坐上

餐桌，也忘记了“粒粒皆辛苦”的要

义。当途经一望无际的金色田野，

面向涌动翻滚的稻浪，神经仿佛被

紧紧牵住，有了要去亲近的冲动。

在稻乡盘桓的数日，我们时

时与金色稻田不期而遇，也时时被

稻香熏染。孤陋寡闻如我，也是初

次听闻当地盛产的大米取名稻花

香。这真是一个先声夺人的名字，

听其名，似乎就有稻香扑面而来。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来到

了农业产业园，这里正在举行隆

重的开镰仪式。碧空如洗，艳阳

高照，面前铺展开平坦的金色稻

田，几十个农人手握镰刀，身着专

业劳作装备，全副武装地一字儿

排开。当地水稻经过约138天的

生长，将在这个时节陆续收割，农

人们称之为开镰。

这是激动人心的一刻，农人

们欢快地挥舞镰刀。镰刀起处，

成片水稻倒地。尔后，农人们将

收割后的水稻一一捆扎，井然有

序地码在地里。据闻，收割后的

水稻并不急于运回，而是要自然

风干后等待脱粒。

我得知当地所产的稻花香不

同于其他品种的大米，乃是向地

而生，长久地“趴”在田地上。为

使其生长和成熟，农人们往往需

要每日花14个小时侍弄和劳作。

由一粒米的诞生，溯源而上，

涌上我们心头的是无言的感动、

无尽的感激。

对我来说，走在松软的田埂

上，面向金色耀眼的稻浪，身心仿

佛受到了真正的庇护，得到的是

巨大的平和与安宁。也许这与我

的经历有关。我虽非农家子弟，

未曾有过下田劳作的岁月，但儿

时生活于毗邻农田的矿山，往往

秋天也是一年中最为欢乐的日

子。走出家门，便与金色田野撞

个满怀，捉蚂蚱、摘野果，偶尔也

跟在农人的身后捡拾麦穗。那一

刻，贫瘠的童年仿佛被金黄耀眼

的田野照亮。

如果说金秋时节是一本打开

的诗卷，金色田野无疑便是其中

最为熠熠闪亮的一页，是最为耀

眼夺目的段落和句子。

金色的稻浪和麦浪一样，往

往是家园最生动而朴实的意象，

饱满、沉甸甸的谷穗、麦穗有着拨

动心弦的治愈作用。记得一部史

诗影片中，一位远离故土、浴血沙

场的英雄，就是以一只粗糙的大

手掠过一株株饱满的麦穗来寄托

对故园的无尽思念。午夜，有时

聆听马斯卡尼那首辉煌的《乡村

骑士》间奏曲，恍觉一个游子正巡

回在金色耀眼的田野，刺目的光

芒晃得人睁不开眼睛，一颗心沉

陷其中，走不出来。

这个金秋，我步履不停地行

进在黑山白水之间。路在一尽儿

延伸，沿途的格桑花竞相怒放，无

边的金色稻浪推波助澜。我恍然

已来到金秋的终点，走进萦绕心

头的稻梦空间。

我是从曲曲折折的山路上，逃也似地离开青川

的。我担心与这片绿色世界长久对视会迷失自己，迈

不开返程的脚步。

在最后一个转角处，我回头深情地凝望着群山。那

些苍莽的山峰，此刻归束到一个画框里，挨挨挤挤，像一

团青鸟，相互用身躯挤占位置。这样，它们在画框里的形

象，便或高或低，或胖或瘦，或妍或媸。一只“鸟”与另一

只“鸟”之间，有一道或深或浅的曲线区隔，深线是树木，

苍黑得能挤出水来；浅线是云雾，遮蔽了山的轮廓。

视野里，高的山峰也就高出一头，周围的山恰巧做了

它的坎肩。实在高一点的山，也懂得藏拙，弄点微云遮住

顶部，看起来就矮了一段，不显得突兀。因为它知道，在

这片连绵起伏的群山里，它远不是最高、最美的那一个。

因为群山的俯仰避让，流动的画面便扯出一朵荷

花、一片蕉叶、一团湿淋淋的写意水墨。可以这么讲，

青川的山是一位温润如玉的中年男子，既不冷峻，也不

炽烈，浑身散发着沉稳、儒雅的独特气质。

在青川行走，在山的褶皱里穿行。走进每一条褶

皱，那些沟沟梁梁便尽情地舒展开来，变成一道山水屏

风。暮春时节，几十里长的河谷里，紫荆花恣意开放。

这种紫荆，又叫满条红，先开花、后散叶。那枝头一点

即燃的火热激情，那团团紫霞托起的奇异云朵，那片片

落花渲染的缤纷世界，让人惊喜，给人震撼。

到了秋天，唐家河畔的山林就热闹起来了。青黑

色的山坡、月白色的谷底，一夜之间换上了一层彩衣。

绿色、黄色、紫色、红色，赶集似地聚合、粘连、掩映，形

成一个巨大的调色盘。饱满的暖色调，映射出秋的静

谧、秋的旷朗、秋的柔美。

自带光环的大熊猫、扭角羚，行走在山的褶皱间，

会不会身披霞衣，会不会在飘飞的红叶里尽情地打

滚？这些我没有亲见，但我看见过浑身毛糙的猴子，在

山谷的公路上旁若无人地踱步。在这片宽厚的山野

里，它们找到了最好的归宿。

还有那些沉默的古树，比如千年银杏，静静地守望

在唐家河畔，作为一个“单身汉”（雄树），它想找一个伴

侣的要求，怎么说也不过分；千年红豆树，尽管相距

300米远，好歹配成了对，留下了忠贞的爱情故事；石

牛寺的两株古柏，当年曾有人动了砍伐心思，据记载，

“是夜合城闻柏香，次早观之，满树黄花……人咸惊异，

遂不敢伐。”

山野的精灵，与风、雾、野果、树木一道，交织成山

的传说。

山有山的雄浑，水有水的清凉。我觉得，要品味青

川的水，最好是选一条水声响亮的山谷，径直往上走，

往源头上走。愈往上走，水脉愈细、水声愈弱。等到声

音细若琴弦时，便可俯下身子，在溪边捧喝一口。这时

的水，是从树根里一颗一颗冒出来的，是从石缝里一点

一点挤出来的，是青川之水最本真、最澄澈的展示。

我见过喀斯特地貌的水，蓝则蓝矣，但经过石灰质

的化合，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调和水。但青川的水是单纯

的、通透的，是容不得任何沙子的，入口有一种淡甜味。

有洁癖的娃娃鱼、活蹦乱跳的银鱼，在这里自由生长。

远处似乎传来歌声，夹杂着鼓乐声。这是“薅草锣

鼓”，地道的川北民歌。民歌是大地上凝固的音乐。薅

草锣鼓因劳作而歌咏，山歌高亢、锣鼓继起，在激越的

鼓乐里，在蓝天白云下，充满泥土芬芳和烟火气息的山

歌，像庄稼一季季收割又一季季生长，历久弥香。

这片曾经灾难深重的土地，依靠强大的愈合力，愈

挫愈奋，从昨天走到今天，走出了一个青枝绿叶的满眼

青川。

溜溜的城溜溜的情
□郭光泉

稻梦空间
□张樯

满眼青川
□黄庭寿


